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

杨永平　 杨佳琪

摘　 　 要: 天然气合作是埃及与以色列重要的合作领域。 2008 年埃及开

始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后因埃及政局变动而中止。 之后不久,能源匮乏

的以色列因勘探突破一跃成为天然气出口国。 而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埃

及却受制于探采不足、产能下降等问题,出现天然气紧缺的状况。 以埃在

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角色反转,变为以色列向埃及供气,这使得两国重新调

整合作的战略预期。 以色列希望通过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
提升地区政治地位;埃及则欲借助自产及进口的天然气,试图将自身打造

为地区能源枢纽,扩展政治影响力。 以埃两国实现了天然气生产、货贸的

分工协作,并走向欧洲及国际天然气市场。 虽然以埃天然气贸易与合作

还面临着地区局势不稳定、商业风险和埃及的反以情绪等挑战,但通过天

然气合作,以埃两国加深了经济联系,稳固了政治关系,提升了在地区和

世界的影响力,并将对中东地区稳定乃至政治格局变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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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

　 　 2020 年 1 月 15 日,以色列德勒克钻井公司(Delek
 

Drillings
 

Ltd.
 

Partn. )、美
国诺贝尔能源公司 ( Noble

 

Energy
 

Inc. ) 与埃及杜尔菲努斯控股有限公司

(Dolphinus
 

Holdings
 

Limited)根据 2019 年达成的天然气贸易协定,开始由以色

列的利维坦 ( Leviathan) 气田向埃及供应天然气, 经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

(Ashkelon)和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 el-Arish) 之间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

(East
 

Mediterranean
 

Gas
 

Pipeline,
 

EMG
 

Pipeline)输送,①以色列在历史上首次成

为能源出口国和区域能源经济的重要伙伴。② 自此,以色列与埃及恢复了一度中

断的天然气合作。 这次重启合作别具意义,无疑将对两国关系、地区局势产生深

远影响。
国内外学界就以埃天然气合作及相关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

界的相关成果大致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以埃天然气合作的研究。 如印

度学者希拉克·乔蒂·达斯(Hirak
 

Jyoti
 

Das)和以色列学者大卫·里斯(David
 

Reis)分别对以埃天然气合作的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但两位学者均未深入探

讨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土耳其学者哈立德·阿卜杜勒哈菲兹·福阿德·
赛义德(Khaled

 

Abdelhafez
 

Fouad
 

Sayed)着重研究了以色列与埃及天然气贸易

的经济可行性。③ 第二类是关于以埃两国天然气发展状况的研究。 如牛津能

源研究所 (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高级研究员莫斯特法·奥基

(Mostefa
 

Ouki)研究了埃及能源部门改革、天然气供需情况,并就埃及未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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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nov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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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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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January
 

15,
 

2020,
 

https: / / www. reuters. com / article / israel-egypt-natg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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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网时间:2020 年 8 月 20 日。
“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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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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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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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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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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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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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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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ergy,
 

December
 

16,
 

2019,
 

https: / / www. gov. il / en /
departments / news / os_161219,

 

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2 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色列于 2017 年

1 月就向约旦出口天然气(由于与以色列做生意的政治敏感性,约旦选择了美国诺贝尔能源公司

作为交易对象,且约旦获得的天然气仅为约 18 亿立方米),但这不足以确立以色列作为能源出口

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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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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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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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供需平衡作出预判,认为埃及可能在 2025 年再次面临天然气短缺的问题;
印度学者苏贾塔·艾什瓦娅(Sujata

 

Aishwarya)对以色列天然气探采与相关法

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以色列天然气开采与出口面临的问题。①

第三类是关于以埃关系史的研究。 如英国学者安农·阿拉娜(Amnon
 

Arana)
和以色列学者拉米·吉纳特(Rami

 

Ginat)研究了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 任期内的以埃关系; 伊朗学者阿拉什 · 贝多拉 · 哈 尼 ( Arash
 

Beidollah
 

Khani)回顾了 1947 年至 2011 年的以埃关系史。② 国内也有学者就

以埃天然气发展状况与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研究,但鲜见将两国天然

气合作作为专题研究的成果。③

本文在梳理以色列和埃及天然气合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以埃两

国天然气合作的动因、问题及影响,期待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以期引起学

界重视。

一、 以色列和埃及天然气合作的历程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2008 年埃及开始向以色列

输送天然气,后因埃及局势动荡于 2012 年中断。 随着以色列大量天然气田的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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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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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39-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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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与开采,埃及因能源需求迅速上升、探采不足等原因面临天然气短缺。 两国遂

于 2018 年达成新的合作协定,合作由此进入第二阶段,转为以色列向埃及出口天

然气。
(一) 埃及向以色列供应天然气

经过 20 世纪后期多方的一系列努力与磋商,如马德里和会、巴以奥斯陆协

议、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实现一定程度

的缓和,这助推了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尤其是自 2001 年以来,埃及与以

色列增加了在政治、经济和能源等多层面的交往。① 当时埃及是非洲第三大天

然气生产国,证实储量从 1998 年的 10,000 亿立方米增长到了 2008 年的

21,000 亿立方米。② 随着以埃关系的改善,2005 年 7 月埃及石油部部长萨米

哈·法赫米(Sameh
 

Fahmy)在开罗与以色列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本杰明·本-

埃利泽(Benjamin
 

Ben-Eliezer)签署了埃及向以色列出售天然气的初步协议。
天然 气 由 埃 及 天 然 气 控 股 公 司 ( Egyptian

 

Natural
 

Gas
 

Holding
 

Company,
 

EGAS)和埃及通用石油公司(Egyptian
 

Gener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EGPC)
出售 给 以 色 列 和 埃 及 的 合 资 公 司———东 地 中 海 天 然 气 公 司 ( Eastern

 

Mediterranean
 

Gas
 

Company,
 

EMG) ,随后再售卖给以色列电力公司 ( Israel
 

Electric
 

Corporation,
 

IEC) 。③ 2008 年 5 月 1 日,埃及开始向以色列供应天然

气。 2009 年埃及向以色列供应的天然气总量为 15. 1 亿立方米,2010 年增至

21 亿立方米。④

2011 年埃及政局动荡,西奈地区陷入混乱,以埃间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屡

遭破坏和袭击。 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4 月间,这段天然气管道至少遭到 14 次袭

击,使得埃及对以色列天然气供应屡屡中断。 2012 年 4 月 22 日,埃及天然气控

股公司和埃及通用石油公司单方面退出了与东地中海天然气公司的协议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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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gas - deal. html;

 

Amira
 

Sayed
 

Ahmed,
 

“ Settlement
 

Agreement
 

Ends
 

Egypts
 

Long -
simmering

 

Gas
 

Dispute
 

with
 

Israel,”
 

Al-Monitor,
 

July
 

10,
 

2019,
 

https: / / www. al-monitor. com /
pulse / originals / 2019 / 07 / egypt-israel-settlement-deal-cancel-gas-export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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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导致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从 2010 年的 53. 4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12 年的

25. 5 亿立方米,这给以色列带来了 200 亿新谢克尔①的损失。 以色列被迫使用柴

油、煤等替代能源发电,导致能源成本上升,并造成环境污染。② 在此背景下,以
色列加快了天然气探采的步伐。

(二) 以色列向埃及供应天然气

随着天然气勘探与开采的迅猛发展,以色列实现了天然气自给并逐渐具备

出口能力。 同时,埃及却出现了天然气短缺。 随着埃及总统塞西上台,以埃关系

有了很大的改善,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③ 总体改善的双边关系为以埃天

然气的再次合作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新一阶段的以埃天然气合作,先后涉及谈判、以往纠纷的解决、达成协议与

履约等环节。 2013 年 8 月,德勒克钻井公司宣布与埃及进行天然气谈判。④ 2013
年 11 月,诺贝尔能源公司也表示适当时候将向埃及出口天然气。 最终,塔玛尔

(Tamar)气田合伙企业⑤分别在 2014 年 5 月、2014 年 10 月,与西班牙费诺萨天

然气公司(Union
 

Fenosa
 

Gas
 

S. A.,
 

UFG)及埃及杜尔菲努斯控股有限公司各签

署了一份供气意向书;利维坦气田合伙企业分别于 2014 年 6 月和 2015 年 11 月,
同英国天然气国际有限公司(BG

 

International
 

Limited,
 

BG)和杜尔菲努斯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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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货币单位,根据 2012 年平均汇率,1 新谢克尔约等于 0. 2596 美元。 参见“ Israeli
 

Sheqe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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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ar
 

Spot
 

Exchange
 

Rates
 

for
 

2012,”
 

Exchange
 

Rates
 

UK,
 

https: /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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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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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0,
 

No.
 

2,
 

2016,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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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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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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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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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6 日。
塔玛尔气田合伙企业主要包括德勒克钻井公司、诺贝尔能源公司、伊斯拉姆科公司

(Isramco
 

Inc. )、塔玛尔石油公司(Tamar
 

Petroleum
 

Ltd. )、多尔天然气勘探公司(Dor
 

Gas
 

Explore
 

Ltd.
 

Partn. )、埃弗尔士基础设施公司(Everest
 

Infrastructures
 

Ltd.
 

Partn. );利维坦气田合伙企业主要

包括德勒克钻井公司、诺贝尔能源公司、瑞希欧石油勘探公司(Ratio
 

Oil
 

Explor.
 

Ltd.
 

Partn.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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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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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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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Rights,”
 

Israel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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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2,
 

https: / / www. gov. il / BlobFolder / guide / oil _ gas _ license / he / OwnershipPetroleumRights _ 2.
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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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各签署了一份供气意向书。① 由于埃及的公司在 2012 年终止天然气协

议和 未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2015 年 12 月 国 际 商 会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裁定,埃及通用石油公司和埃及天然气控股公司应向以色列电

力公司支付 17. 6 亿美元赔偿金,并向东地中海天然气公司支付 2. 88 亿美元赔

款。 因所涉金额争议较大,双方间的谈判中止。 2017 年 8 月,在以色列同意降低

应得的赔偿金额后,埃及颁布了一项允许私营公司进口并销售天然气的法令,两
国遂就仲裁案达成初步解决协议,②这也为埃及私营企业使用国内天然气管网铺

平了道路,进而扫除了双方天然气合作的障碍。
随后,以埃双方又签订了长期合作协定并恢复了天然气供应。 2018 年 2 月,

诺贝尔能源公司和以色列德勒克钻井公司与埃及杜尔菲努斯控股有限公司③签

署了一项合同,计划在 10 年内塔玛尔和利维坦气田各向埃及出售 32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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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2 日。 西班牙费诺萨天然

气公司为当时埃及达米埃塔(Damietta)液化天然气厂的主要持有公司,而英国天然气国际有限公

司为当时埃及伊德库( Idku)液化天然气厂的主要持有公司,所签署的意向书约定以色列将向这两

个液化天然气厂输送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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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股份的埃及东部天然气公司(Egyptian
 

East
 

Gas
 

Co. )与政府的联系极为紧

密。 参见 Hossam
 

Bah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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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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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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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2019 年 10 月,这三家公司对 2018 年的天然气交易协定条款进行修订,
将合作时间延长至 15 年,并将供气总量提升至 853 亿立方米。 其中,利维坦气田

的天然气出口量由原协定中的 320 亿立方米增加到 600 亿立方米,塔玛尔气田的

天然气出口量则由原定的 320 亿立方米减至 253 亿立方米。① 2020 年 1 月 15
日,以色列开始从利维坦气田向埃及输送天然气,确定最初向埃及杜尔菲努斯控

股公司供气 21 亿立方米 /年,至 2022 年下半年将提升至 47 亿立方米 /年;塔玛尔

气田的天然气也于 2020 年 7 月初出口埃及。② 由此,以埃再次启动天然气合作,
以色列由原来的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天然气出口国,而埃及则由原先的天然气

出口国变为天然气进口国。

二、 以色列和埃及天然气合作的动因

对于天然气合作,以埃两国有着各自的考量。 以色列天然气产储量大,急需

寻求市场,希望借助天然气合作改善其所在的地缘政治环境。 埃及具备天然气

合作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需要天然气保障其国内供应与对外出口能力,冀图凭

借合作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一) 以色列寻求合作的动因

第一,以色列的天然气产储量大。 虽然早在 1950 年代,以色列就在朱迪亚沙

漠(Judean
 

Desert)的佐哈尔(Zohar)发现了几个小型气田,③但直至 20 世纪 90 年

代末,以色列在陆地上都没有发现大型天然气田。 随着勘探新技术的实施以及

勘探重点逐渐由陆上转移至近海,以色列实现了一系列的突破性发现。 1999 年 6
月,诺贝尔能源公司和德勒克集团(Delek

 

Group)在雅姆·忒修斯(Yam
 

Tethys)
勘探项目中的诺阿(Noa)发现了首个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天然气田。 2009 年 1
月,诺贝尔能源公司与塔玛尔合伙企业发现了海法港以西的塔玛尔天然气田,该
气田证实储量和概算储量约为 3,050 亿立方米。 2010 年 6 月,诺贝尔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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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发现了位于塔玛尔气田以西的利维坦气田,2020 年的储量报告显示,利维坦

气田的证实储量和概算储量约为 3, 819 亿立方米。① 达利特 ( Dalit)、塔宁

(Tanin)、卡里什(Karish)等中小型气田也勘探出了天然气。② 根据以色列能源

部的数据,该国的天然气储量、条件资源量和远景资源量可能高达 14,800 亿立方

米,其中技术可采天然气总储量估计约为 9,500 亿立方米,这为以色列出口天然

气提供了条件。③

以色列的天然气产量使其具备出口能力。 2013 年 3 月底,塔玛尔气田开始产

气,每天产量约为 3,000 万立方米,约占以色列发电所需能源的 50%,使得以色列向

能源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利维坦气田开始产气,年产量高达

210 亿立方米。④ 该气田的投产稳固了以色列天然气出口国的地位。 此外,正在开

发中的卡里什和塔宁气田⑤将使以色列天然气的稳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和保障。
第二,以色列需要天然气销售市场。 一是以色列地域狭小、人口较少,国内

天然气市场有限。 即使在政府通过一系列鼓励政策,促使天然气使用量大幅提

升后,2019 年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也仅为 108 亿立方米,⑥只占其技术可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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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储量的 1. 1%。 大量的天然气储备、狭小的市场使得以色列出现了天然气过

剩,因此需要寻求外部市场;并且以色列天然气基础设施不完备,缺少天然气液

化设施与出口管线,需要通过与埃及进行合作加以弥补。 二是以色列向埃及出

口天然气,为当前切实可行的选项。 在以色列天然气出口对象国的选择中,约旦

因民众剧烈反对与前者交易,相应合作存在中断的可能;而拟议的与土耳其的天

然气交易又因以土两国关系的不稳定而被迫搁置;至于计划中直接向欧洲出口

天然气的管道建设也尚未成型。① 这些问题使得以色列与埃及的天然气贸易合

作更具重要性和急迫性。
第三,以色列具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诉求。 以色列与埃及陆地领土接壤,

专属经济区相连,两国主要气田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临近,为双方进行天然气贸易

合作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这有利于两国实现气田的协调发展,建成具有竞

争力的地区天然气出口枢纽,从而创造必要的规模经济效应。 天然气合作还能

够为以色列发展海洋经济、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动力,并支撑其构建两翼齐飞

战略中的东地中海经济圈。② 由此,以色列可实现经济利益,并通过天然气合作,
增加与埃及的经济联系,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密切与埃及这一阿拉伯国家的关

系,进而改善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扩展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获
取在处置阿以关系时更大的余地。

(二) 埃及寻求合作的动因

第一,埃及 2011 年至 2016 年产量逐年下降并出现了天然气短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埃及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③这极大地促进了各行各业

的能源需求,使得天然气消费量激增。 2000 年至 2011 年,埃及国内天然气消费

量从 192. 5 亿立方米增加到 477. 6 亿立方米,增长了约 2. 5 倍;天然气在埃及一

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从 2000 年的 35%,增长到 2011 年的 51%;天然气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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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埃及从 2010 年起人口以每年 2%的增长率增长,2011 年有 84,529,250 人,
较 2010 年增长 1,768,015 人,参见“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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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SP. POP. TOTL? locations = EG,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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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总发电量中占比从 2000 年的 73%,增长到 2011 年的 80%。① 二是埃及天

然气行业投资下降。 2011 年政局动荡给埃及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削弱

了投资者信心,造成大量资本外流,投资额下降明显。 据埃及央行统计,2010 /
2011 财年,石油行业外国直接投资从之前的 36 亿美元下降到-1. 913 亿美元,②

外资的撤离严重制约了埃及天然气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三是埃及的能源补贴政

策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导致勘探经费投入不足,产能大幅下降。 据统计,埃及

官方能源补贴 2005 年为 72 亿美元,2010 年增加至 119 亿美元。 据非洲开发银行

估计,埃及直接和间接的能源补贴实际成本高达 230 亿美元,2014 年埃及的能源

补贴开支更是达到了政府总开支的近五分之一。 大量的能源补贴导致预算赤字

持续攀升,恶化了财政状况,进而影响探采投资。 至 2014 年 6 月,埃及共拖欠外

国能源公司 75 亿美元且无力偿还,拨付的勘探经费还不足成本支出,导致相关

勘探公司暂停了天然气田的探采。③ 这成为 2011 年至 2016 年埃及天然气产量

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中,2014 年的产量较 2013 年跌幅更是接近 13%。 埃及

天然气需求量大,但其投资与产能下降,使得天然气在 2015 年出现严重短缺,也
正是在这一年埃及成为了天然气净进口国;至 2018 年,埃及天然气消费量与产量

甚至形成了近 10 亿立方米的缺口。 尽管埃及 2017 年至 2019 年天然气生产量逐

步恢复增长,2019 年和 2020 年还实现了部分天然气出口,但国内消费量增长更

快,预计天然气供应缺口仍有可能出现。④ 因此,埃及要保障今后国内天然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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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对外出口能力(含加工转口贸易),就必须进口天然气。
第二,埃及拥有天然气加工转口贸易的优势。 长期以来,埃及是中东地区重

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较为完备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譬如,埃及建成

了天然气出口管网,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天然气管道①(Arab
 

Gas
 

Pipeline),该
管线穿过西奈半岛北部,经阿里什延伸到约旦,再伸展至叙利亚和黎巴嫩。 埃及

还拥有两家液化天然气厂:一家位于伊德库( Idku),现由埃及液化天然气公司

(Egypti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Company,
 

ELNG)经营,可容纳多达 6 列液化天

然气火车的运营,有 2 列火车正在运营,每列的年运力为 360 万吨;埃及的另一家

天然气液化厂在达米埃塔(Damietta),该工厂的年产能高达 500 万吨。 埃及需要

大量天然气进口,以加快这两家液化厂的重启,②进而恢复埃及的天然气出口能

力。 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是沟通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与

消费国之间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以色列和埃及展开

天然气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事实上,以埃两国的天然气合作,各具优势,
而优势互补就是双方得以长期合作的前提。

第三,埃及开展合作的地缘政治诉求。 埃及希望能重启其天然气液化厂

并借此成为地区能源中心。 在以埃达成天然气贸易协定之前,埃及仅凭本土

生产的天然气不足以重新启动这些液化装置,于是希望从以色列进口天然

气。 除与以色列签订合作协定以外,埃及还于 2018 年 9 月与塞浦路斯签订

了天然气合作协议,计划将塞浦路斯阿芙罗狄蒂( Aphrodite) 气田通过水下

输气管道,连接到埃及伊德库液化厂而实现送气。③ 通过天然气进口来源的

多元化,埃及冀图依靠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将自身打造为向

欧洲与世界能源市场输送天然气的地区能源中心,以此成为中东、非洲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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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为该管道的延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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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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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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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0,
 

https: / / www. reuters. com / article / us-egypt- israel-gas-factbox / factbox-egypts-push- to-be-east-
mediterranean-gas-hub-idUSKBN1ZE1ON,

 

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6 日。 由于埃及天然气不足而

使得伊德库天然气液化厂虽于 2005 年一直在运行但未达到其设计产能,而达米埃塔的天然气液

化厂自 2012 年底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直至 2021 年 2 月才恢复运营。
“Egypt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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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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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st
 

Mediterranean,”
 

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 / / www. sis. gov. eg / section / 7302 / 8363? lang = en - us;
 

George
 

Psyllides,
 

“Cyp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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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Cyprus
 

Mail,
 

September
 

19,
 

2018,
 

https: / /
cyprus-mail. com / 2018 / 09 / 19 / cyprus- egypt- sign-gas-pipeline- agreement / ,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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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之间能源贸易的纽带,①进而加强其在世界能源市场乃至国际社会中的话

语权,并实现能源及政治地位的提升,恢复其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影

响力。

三、 以色列和埃及天然气合作存在的问题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面临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其中包括来自黎巴嫩

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抵制,以及埃及西奈半岛极端组织的威胁;此外,2018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市场低迷、埃及天然气短期过剩及以色列天然气成本较

高等问题,使得两国天然气合作仍然存在着隐患,而埃及国内强烈的反以情绪也

给两国合作注入了不确定性。
(一) 地区局势不稳定风险

第一,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力对峙。 以色列与黎巴嫩接壤,两国关系仍处于非

正常状态。 开采利维坦气田的利维坦平台距以色列的多尔海滩(Dor
 

Beach)仅

10 公里,②而该海滩距离黎巴嫩不足一百公里。 从地理距离上看,利维坦平台容

易受到黎巴嫩境内的武力威胁。 尤其是黎巴嫩与以色列还存在约 860 平方公里

的三角海域的争议,其中涉及气田勘探的纠纷。 随着以色列的塔玛尔和利维坦

两大气田的发现,黎以两国关于气田所在海域的争议凸显。 黎巴嫩在 2010 年 8
月向联合国紧急提交了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的文件,并就以色列与塞浦路斯达

成的专属经济区协议向联合国申诉,表示该协议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和经济权

利,③尽管最终查明利维坦气田并未延伸至黎巴嫩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但争

议地区的勘探活动仍不时激化两国矛盾。 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相关问题上态

度强硬,并已将以色列的天然气钻井平台列为潜在打击目标,曾威胁“会在几个

小时内”摧毁这些平台。 2019 年 5 月,该组织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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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rallah)曾放言称,真主党拥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打击整个以色列的所有目标。①

以黎间的非正常关系及专属经济区存在的争议,为天然气的安全生产蒙上了一

层阴影。
第二,加沙地区动荡及来自哈马斯的安全威胁。 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

议会选举中击败了法塔赫,赢得了多数席位;2007 年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 随

后,以色列宣布加沙地带为哈马斯领导下的“敌对实体” (Enemy
 

Entity),并批准

了包括严格限制进口和关闭边境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② 哈马斯与以色列持

续发生冲突,加沙地带动荡不宁。 据估计,2019 年哈马斯拥有数千枚火箭弹且射

程能覆盖以色列最北部的沿海城市纳哈里亚(Nahariya),几乎囊括以色列全境。
据以色列外交部统计数据,2007 年至 2019 年间,哈马斯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超

过 12,000 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 开采塔玛尔气田的塔玛尔平台及以埃天然气管

道都距加沙地带较近,其中,生产平台距离以色列南部海岸仅 25 公里,处于火箭

弹的射程内,③而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起始城市阿什克隆也同样处于袭击范围

内。 2019 年 5 月初,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边界冲突中,巴武装分子向

以色列南部发射了约 250 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一度迫使以色列暂停了塔玛尔

气田的天然气开采。④ 因此,加沙地带的动荡局势严重影响了天然气生产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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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也会对以埃天然气合作造成严重干扰。
第三,西奈半岛的天然气管道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 东地中海天

然气管道进入埃及后,经由阿里什到苏伊士运河入海口的管道几乎横穿过西奈

半岛,但这一区域动荡不安,严重威胁管道安全。 2005 年“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
(Al-Tawhid

 

wa
 

al-Jihad)制造了沙姆沙伊赫爆炸案,西奈地区由此进入了暴恐泛

滥时期。 至 2011 年,极端组织利用埃及政局动荡策划袭击,西奈半岛安全局势进

一步恶化,该地区成为极端分子从北非通往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重

要通道。① 而今“伊斯兰国”分支“西奈省” (Wilayat
 

Sinai) ②仍在继续活动,它发

动的大多数袭击发生在西奈半岛北部的拉法(Rafah)、阿里什和谢赫祖韦德

(Sheikh
 

Zuweid)之间的三角地带,经西奈半岛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的埃及管道

就曾多次遭到炸弹袭击,其中,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间,当地至少遭到 14
次袭击,导致天然气供应中断。③ 2020 年 2 月,以色列刚向埃及输送天然气不久,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就声称炸毁了连接西奈半岛与以色列的一条输气管道。④

一言以蔽之,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时刻威胁着以埃天然气合作的管

道运输安全。
(二) 商业风险

第一,以埃天然气合作面临全球天然气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 正值以色列

天然气出口埃及时,全球能源市场低迷,主要天然气出口国激烈争抢欧洲市场份

额。 一是全球天然气市场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低迷且经常性动荡。 随着美国

页岩气的大量出口,全球天然气市场格局发生巨变,卖方逐渐变为买方市场,天
然气价格低迷。 加之受沙特与俄罗斯“石油大战”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

能源市场行情一路走低。 同时,因加拿大、卡塔尔、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等国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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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在西奈半岛最大的分支是“圣城支持者” (Ansar
 

Bait
 

al-Maqdis)。 2014 年

“圣城支持者”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并将

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西奈省”。 参见 Amos
 

Ha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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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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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r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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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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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工,预计 2020 年至 2030 年将出现全球天然气供应过剩的情

况;丰富的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天然气过剩。① 虽然

欧洲是天然气的主要市场之一,但因受美俄大量天然气输入影响,欧洲天然气价

格在 2019 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2020 年 1 月,天然气虚拟交易市场英国国家

平衡点(National
 

Balancing
 

Point,
 

NBP) 给出的现货平均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

位② 3. 66 美元,创下当月历史新低。 同样,荷兰天然气交易机构(Title
 

Transfer
 

Facility,
 

TTF)提供的 1 月份平均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3. 62 美元,也是当月的

创纪录低点。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下跌。 2020 年 5 月,荷
兰天然气交易机构平均交易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1. 7 美元。③ 二是欧洲天然

气市场已被美俄等国先行占领。 自美国和欧盟承诺加强战略能源合作以来,欧
盟已成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美国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到了欧盟。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欧盟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增长了

367%;2016 年 4 月至 2020 年初,欧盟从美国进口了超过 240 亿立方米的液化天

然气。④ 此外,俄罗斯 2019 年对欧洲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也较前一年增长了约

3,965 万立方米 /天。⑤ 虽然自 2021 年以来,全球天然气价格逐渐正常化,但世界

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无疑增加了以埃天然气合作的风险,加之欧洲天然气市场

已被美俄抢占,这进一步压缩了以色列与埃及天然气的出口与获利空间。
第二,埃及出现天然气短期过剩,商业风险增加。 埃及 2011 年后逐渐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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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短缺使得其加快了本国气田的探采,但随着埃及本土气田的快速投产,加
之以色列天然气的输入,埃及市场又面临天然气短期过剩的局面。 意大利埃尼

集团(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
 

ENI)在 2015 年 8 月发现了埃及祖尔(Zohr)气

田,估计其储藏量为 8,496 亿立方米。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祖尔气田于 2017 年

12 月开始投产。① 2018 年和 2019 年该气田产量分别为 122 亿立方米和 234 亿立

方米。② 2020 年随着祖尔气田开发工作的完成,其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西

尼罗河三角洲(West
 

Nile
 

Delta)、大诺罗斯(Greater
 

Nooros)和环礁(Atoll)等地

区的天然气田也在开采之中,这极大提高埃及的天然气产量,也因此形成了约 60
亿的天然气差值相对量(天然气产量减去消费量)。③ 同时,来自以色列利维坦

气田的天然气将以每年 21 亿立方米的供应量输往埃及;塔玛尔气田的天然气也

于 2020 年 7 月初向埃及出口。 短期内骤增的天然气使得埃及出现了天然气过剩

的局面;同时,市场价格较低———甚至与生产成本不匹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影响,使得埃及面临的商业风险陡增。 2020 年 3 月,埃及伊德库液化厂停

止液化天然气出口,埃及的天然气日产量也降至 1. 53 亿立方米。④ 当面临不景

气的国际天然气市场时,埃及甚至不得不减少出口、限制产量,以化解商业风险,
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埃及与以色列天然气合作的规模。

第三,以色列天然气价格不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以色列的天然气开采、运
输、液化成本较高,使其在埃及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商业竞争力颇受影响。 包括

利维坦在内的东地中海气田位于深水储层中,这使得开采成本高昂:每个钻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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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 1 亿美元,耗时 3 个月,利维坦第一阶段的开发成本为 52. 5 亿至 57. 5 亿美

元。① 此外,以色列缺乏天然气出口的区域基础设施,也增加了出口成本。 根据

德勒克钻井公司估算,利维坦气田和塔玛尔气田在 2019 年 9 月的天然气底价为

每百万英热单位 4. 7 美元。② 埃及国际商业资本银行(CI
 

Capital)估算,以色列

天然气将以每百万英热单位 7. 5 ~ 8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埃及最终用户;而埃及当

地天然气发电用气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3 美元,住户与商业用气气价为每百

万英热单位 2. 7~ 4. 7 美元,工业用气气价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4. 5~ 8 美元;当两国

天然气价格相比较时,必然将影响以色列天然气在埃及市场的竞争力。 而以色

列天然气经由埃及液化设施加工向欧洲出口,液化费用又增加了成本,使以色列

天然气竞争力受到进一步削弱。 根据国际商业资本银行的估算,埃及将从以色

列进口的天然气出口至欧洲,经过运输、液化、再气化,最终价格高达每百万英热

单位 9. 0 美元。③ 因此,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价格普遍较低的背景下,埃及加工以

色列的天然气出口至欧洲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以色列天然气的高成本使得其价

格高企不下,严重制约其在能源市场上的商业竞争力,从而给以埃两国天然气合

作带来压力。

(三) 埃及的反以传统和情绪

埃及国内的反以传统是以埃天然气合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以埃的冲突历

史以及巴以冲突未得到根本解决,使得即使在以埃达成和平协定后,许多埃及人

仍然将以色列视为占领阿拉伯和穆斯林土地的敌人。 埃及部分民众甚至认为与

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巴勒斯坦的背叛。 虽然塞西执政后,以色列和埃及的

关系日益改善, 但埃及民意研究中心 ( Egyptian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15 年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指出,一部分人仍认为以色列是最具敌意

的国家。 并且,埃及有影响力的人物与以色列进行交往都有可能引起民众反以

情绪的强力反弹。 譬如,2016 年埃及外交部长萨梅什·舒克里(Sameh
 

Shouk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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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以色列时,被拍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起观看足球赛,引发埃及国内

民众质疑,埃及政府被迫就此事作出两次正式回应。 再如,苏伊士运河大学

(Suez
 

Canal
 

University)教授莫娜·普林斯(Mona
 

Prince)因与以色列驻埃及大使

大卫·戈夫林(David
 

Govrin)会面,被埃及一些人和部分媒体抨击为“叛徒”,随
后甚至有律师以莫娜教授与以色列大使见面为由对其提起诉讼,埃及作家联盟

更是以其行为违反了联盟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的规章制度而将之除名。①

埃及国内的反以情绪时时考验着以埃天然气合作。 在埃及向以色列出口天

然气时期,埃及的部分民众就一直不赞成这一交易,并试图通过向法院上诉以阻

止合作进行。 尤其是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巴以剧烈冲突期间,埃及一些民众更因

政府继续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表达对以埃天然气协议的愤怒之情。 随后,在埃

及 2018 年决定进口以色列天然气时,埃及部分民众也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怒,并质

疑道:国家面临经济不景气与外汇短缺,而埃及祖尔气田已经开始产气,为何还

要支付 150 亿美元进口以色列天然气。② 总统塞西不得不对此回应称,以埃天然

气协议将有助于埃及成为地区的能源枢纽,该协议“对我们埃及有很多好处”,并
声称政府并未直接参与该交易。③ 埃及的反以情绪表明,以埃天然气合作在埃及

国内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这可能影响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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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色列和埃及天然气合作的影响及走向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对两国以及地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

色列从合作中获取了巨额天然气出口收入,并实现了其地缘政治意图。 而埃及

能借助合作获取天然气贸易收入,并加强了其在地区的影响,提升了自身在阿拉

伯世界的影响力。 以埃两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使得以埃合作

的意义远大于表面所显示出来的。
(一) 对以色列的影响

与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可为以色列带来可观的经济与政治收益,其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以色列的经济收益。 天然气出口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埃及的天然气贸易将为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可用

于教育、卫生和福利。① 天然气出口也为利维坦等气田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资

金。 而随着与埃及高达 853 亿立方米的供气协定的达成,以色列必定加大天然气

生产力度,通过生产、加工、输送、售卖,以色列可从中获得经济增长动力。
以色列主要通过三类税收从天然气生产中获得收入:一是特许权使用费。

根据《石油法》,以色列有权以 12. 5%的税率获得天然气田的特许权使用费。 二

是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 天然气合伙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税率缴纳 25%的公司

所得税。 此外,德勒克钻井公司和阿夫纳石油勘探公司(Avner
 

Oil
 

Exploration
 

Ltd. )的股东还需就天然气生产的利润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 48%。 三是自

然资源利润税。 根据 2011 年 《 自然资源利得税法》 ( Taxation
 

of
 

Profits
 

from
 

Natural
 

Resources
 

Law),以色列可向天然气合伙企业收取累进税。② 2020 年,从
海上天然气销售和采矿业务的税收中,以色列获得了超过 10 亿新谢克尔的收

入。 随着利维坦气田产量的增加,相应税入也将随之增加,据能源部长尤瓦尔·
斯坦尼茨(Yuval

 

Steinitz)估算,以色列 2021 年所有形式的天然气相关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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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30 亿谢克尔。① 天然气的开采与出口给以色列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益。
第二,扩展以色列的政治影响力。 一是以色列天然气出口贸易深化了与埃

及合作关系,使得以埃关系进一步紧密。 正如以色列和埃及能源部发表的联合

声明指出,这是两国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自和平条约以来,以色列和埃及之

间在能源和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合作” ②。 这一合作也为两国实现和平以来主要以

安全为重点的关系增添了经济内容,并为双边关系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

础,同时建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区域间长期合作平台。 二是以色列天然气

出口有助于提升其地区地位,其能源生产能力在区域和多边组织上获得了认可,
增添了交往的新筹码。 与埃及的能源贸易使以色列一跃成为能源行业的区域性

重要参与国,而这一身份加强了以色列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成为以色列影响

地区能源乃至区域稳定的资本,并增加了其在处置阿以关系的回旋余地。
(二) 对埃及的影响

与以色列的天然气合作使得塞西政府实现了多项政策目标,譬如,在国家层

面,改善了国家经济状况,保障了能源供应安全;在中东地区层面,提升了地区影

响力,维护了地区大国的地位;在全球层面,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发挥

地区性大国的作用。③

第一,扩增埃及的经济利益。 一是增加了经济收入。 埃及政府将从进口天

然气的运输、液化、储存和再出口中获得经济收入。 而从以色列和塞浦路斯进口

的天然气将使埃及能够在石化领域建立新项目,这也将为天然气行业带来巨大

收益;再将天然气出口至欧洲,预计埃及在未来十年内可收入 220 亿美元,并会加

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④ 二是解决了国际仲裁案件赔偿金问题。 在以埃天然气

贸易纠纷中,双方都做出了让步。 随后在 2019 年 6 月,埃及通用石油公司和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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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控股公司与以色列电力公司签署了协议。 埃及同意从以色列进口天然气,而
以色列削减了埃及约 13 亿美元的应付赔偿金额,剩余约 4. 6 亿美元的赔偿则通

过埃及为以色列天然气出口所提供的服务抵偿。① 埃及的违约赔偿,塑造了值得

信赖的合作形象,为其经济发展和争取国际合作扫除了障碍。
第二,增加埃及的政治影响力。 一是增进了与以色列的关系。 埃及的天然

气基础设施及服务可以成为紧密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粘合剂,同时成为埃及影

响巴以关系的一个砝码。 埃及可以利用与以色列的合作关系,更好地做阿以沟

通的桥梁,进而增强其在阿拉伯世界及地区间的影响力。 二是成为区域能源中

心。 埃及与以色列、塞浦路斯都签订了天然气协议,通过天然气进口多元化,将
自身塑造成沟通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区域能源枢纽。 这将恢复其在阿拉伯世界

的影响力,并提升埃及在地区乃至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政治辐射

能力。
(三) 对区域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

当前,中东地区呈现出力量失衡和碎片化状态,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大失序和

大调整时期。② 在此背景下,以埃两国的天然气合作可能实现“1+1>2”的效果,
成为影响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第一,影响今后该地区的政治议题设置。 以色列与埃及将天然气作为外交

工具,这种“能源外交”意味着有关天然气的讨论将成为该地区议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今后的东地中海地区国家领导人会面也将增加能源层面的议题。 而以埃

两国通过能源获得经济政治利益,这会吸引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为能源合作议题

提供更多选项。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天然气的争端也会使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

化。 此外,以埃的天然气开发与合作经验将为两国在地区能源的议程设置上增

加影响力,提升对地区事务的话语权。
第二,提供实现地区稳定的新路径。 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使

得该地区首次出现了推动地区合作并把各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素。③ 正如以

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对埃及总统塞西所表示的,天然气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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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2018 年第 6 期,第 174-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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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增进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以色列与埃及的外交关系是“战略资产”,有助于带来

地区稳定,并能成为犹太国家与其他中东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模板。① 以色列与

埃及达成如此巨额的天然气交易,为阿以间处理彼此关系提供了参考和实现地

区稳定乃至和平的新路径。 实际上,以色列国有天然气管道公司( Israel
 

Natural
 

Gas
 

Lines
 

Ltd. )已确定将于 2022 年建成一条通往加沙地带的天然气管道,计划

每年向当地发电厂输送 1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这些发电厂几乎满足了加沙的

电力需求。② 因此,以色列通过天然气的大量生产与出口,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经贸与能源往来,为政治和解提供了经济基础。
第三,促进地区能源合作及平台搭建。 以埃天然气合作促进了地区能源合

作的开展。 在 2019 年 1 月 14 日,包括埃及、以色列、希腊、意大利、约旦、巴勒斯

坦和塞浦路斯在内的地中海国家和地区同意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ast
 

Mediterranean
 

Gas
 

Forum,
 

EMGF),该组织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区域天然气市场,
通过确保供需、优化资源开发、控制基础设施成本,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改善贸

易关系,服务于成员国的利益” ③。 2020 年 9 月,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作为一个

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正式成立。 此外,法国正在申请作为论坛成员国,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已作为观察员国加入论坛,美国和欧盟则在申请成为观察员国。④ 东

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作为地区能源合作机制,促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及欧洲国家

的区域合作,并为进一步促进地区稳定提供了新的协商平台。

五、 结语

随着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国开展了天然气合作。 埃及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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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却因埃及政局变动于 2012 年中止。 随后因天然气

勘探和开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色列一跃成为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国。 以色列

产出天然气,保障了自身的能源安全,且由原来的能源极度缺乏的国家跃升为天

然气出口国。 而埃及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现天然气紧缺。 两国天

然气合作转变为由以色列向埃及供气。 以色列希望实现合作的经济利益,同时,
可以用天然气撬动地缘政治;而埃及也希望依托自产和从以色列进口的天然气,
获取经济收益,将自身塑造成地区能源枢纽,形成在地区政治中的辐射力。 以埃

天然气合作不仅仅是局限于埃及的市场,更是要利用埃及完备的天然气基础设

施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两国间生产、货贸的分工合作,走向欧洲和国际的天

然气市场。 但就风险角度来看,以埃天然气合作极易因地区局势动荡及邻国关

系紧张而触发安全隐患;而低迷与动荡的世界天然气市场也会对两国的合作产

生冲击。
就在以色列大量出口天然气之际,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因争夺世界能

源市场份额一度进行了“石油大战”,尽管双方已达成了减产协议,但由此带来的

问题是,主要能源出口国大量增产的油气存量还需要时间消解。 又因新冠疫情

造成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叠加效应,能源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低迷。 2021 年

以来,虽然天然气市场有所回暖,但就长期及世界范围而言,世界能源市场正发

生着巨大变动,全球天然气过剩可能长期存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色列天然

气的生产与埃及天然气的进口及加工转口贸易能否持续高效运营,以埃天然气

产销的获利空间被压缩以及出口市场被挤占的难题如何破解。 当然,如从能源

属性、以埃关系和两国各自资源禀赋,并就长期合作和运营的角度看,以埃将继

续深化天然气合作。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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